【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彭旭明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幸伟杰  严景文  罗晶晶

一、采访时间

2015年4月17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

三、人物介绍

彭旭明，男，1966年12月1日生于湖北。已婚，政治面貌为群众。1989年本科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2007年博士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2008年评为副教授职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中医事业。长期坚持《推拿学》、《推拿功法学》、《推拿手法学》的教学工作，每年完成约450学时的教学工作。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出门诊，每周四个半天，运用推拿手法结合针灸、中药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及中风、神经衰弱等病症，并同时完成对实习、进修学生的带教工作。积极参加科研工作，正在进行“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研究”、“一指禅推法对胆肾经原穴的功能核磁共振的研究”。协助带研究生10余名。 

四、采访记录

记者：彭教授，您好！我们是广中医“口述校史”活动的学生记者，我们希望通过此次采访您能够了解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校史。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彭教授我们的采访正式开始。彭教授，听闻您本科毕业于湖北中医药大学，请问为何您读研究生时为何选择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呢？当时您的想法和经历是怎样的呢？
彭教授：好的。当初要报考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因为改革开放，都往南边跑，在广州找工作会方便一点。其实以前导师很少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靳瑞、张家维、赖新生是一个导师组，一个导师组就招两个硕士研究生，我的第一导师是靳瑞，第二导师张家维，赖新生。
记者：您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彭教授您能说说您当时就读广州中医药大学时的情况吗？（比如当时的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校园生活等方面。）
彭教授：当时只有三元里校区，没有大学城校区。宿舍很简单，师资力量为三个老师，一个导师组。比起过去，现在的导师少了，但是导师组的力量强很多。我们这一届才招了十二个硕士研究生，四个博士生，研究生三个人一间房，博士生两个人一间房，夫妻档刚好给一间房。生活费还是够用，学校是有补助的。现在三元里校区和过去相比大小没有变，只是房子多了几间。
记者：您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了几年？是不是读完博士就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呢？您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工作的过程中是否听说或者参与过广州发生过什么医疗的大事件吗？
彭教授：我在广中医学习、工作了4年，在读博士时就已经在一附院工作了。2003年非典，一附院、二附院都有派老师参与救治，针推学院也有老师参加抗击非典的工作，但是我没有参加抗击非典的工作。我也没有参加重大的医疗事件，上级没有派我参加过。
记者：您在广中医教授的课程为针灸和推拿，您能具体说说在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您的老师是如何教授您的吗？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的课程是怎么样的呢？与现在的教授方法有什么区别呢？当时的教学条件如何呢？当时针康学院的教师大约有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呢？
彭教授：研究生课程和现在没什么区别，还是英语、政治，还有DME，统计学等专业课程。在读博士的时候，我还是自己拿出时间来跟诊，导师很少亲自来指点指点你，只是过来看看病人的反应效果好还是不好。研究生的课程不仅有课堂学习，导师也指导我们跟师跟诊，指导实际的临床操作。在硕士研究生时期，靳瑞教授带我们去很多像三下乡那些靳瑞教授自己办的医疗点，靳瑞教授开好处方，我们就按照处方进行治疗，教学模式是多重视临床实践吧。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课题也是自己写，导师也有指导。靳瑞教授当时自己在做中风偏瘫，我们就帮助他完成这个课题。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自己写课题，比如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等课题。说到师资力量，针灸康复学院当时的专职教师是三四十个人，现在加上辅导员，教师是多了。萎缩的比较厉害的是气功学和治疗学的老师。当时气功学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一两个老师，少了很多。学校当时的设备，其实我们上课也有实验室练功房的，过去针灸楼六楼有一间针推练功房、实验室。以前招的学生少，但是条件还是可以的。学校专门有一栋针灸楼，没有大学城的针灸楼那么大，但是大概有一半那么大。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在的条件和过去可是天壤之别，以前门诊部在这栋楼（急诊楼）的基础上只有三层楼，房子都很旧，和三元里的房子都差不多的。当时只有4个诊室，现在有一层楼了。当时两个医生3张床，两个医生供一个诊室，有3张床。当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共用一个诊室，我们在一个诊室一直到他退休。当时病人做治疗很快，十分钟就做完了。其实近年来整个门诊部的工作量都是增加的，因为医院在扩张，条件也越来越好。现在医生也多了。当时就十几个医生，吃饭一桌刚好，现在要两三桌。特别是多了很多的治疗师。
记者：当时的推拿老师的流派与如今大家所知的“学院派”是否有区别？您对二者有何看法？
彭教授：现在的推拿流派还是上海派，也叫海派，就是以法，一指禅推这些手法为主的。像邓中光教授，还有我都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教材基本都是属于上海派这一类的，所以流派没有什么变化。现在还有林超雄老师的点穴也只是让学生了解一下，大概就两三个学时。至于讲课，现在基本是“学院派”照本宣科的，因为学生不太懂，教科书也是海派，滚法流派，内功流派等三个派合并的。不过每个地方的的推拿手法都不一样的，但是上海派是基本功。
记者：彭教授，在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人们对推拿这个专业是如何看待的？当时这个专业的就业情况如何？当时这个专业有多少学生呢？此专业学生的数量和学生质量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吗？您认为过去与现在哪种教学方式更利于学生的成长呢？
彭教授：我当初选择推拿专业是因为我觉得针灸专业在病房里工作没什么意思，就管管病人，写写病历，没有太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本人喜欢运动，所以对推拿有兴趣。虽然现在很多学生开始对推拿感兴趣，但是对于市场的实际要求还差很远，而且像我们教学的功法、手法内容的实际操作方面还是和市场的要求差很远。而且学生的理论知识也不是很扎实，现在的学生没以前那么刻苦。针推学院录取的分数都很高，所以进来的学生都还是比较优秀的。而且现在的年轻医生都是从针推方面入手，因为学中医的医生不可能开一个方子你就能把人治好，这样可信度很低。针推未来还是很有前景的，我个人认为现在的针灸还是欠缺一点，推拿还是不错的，这个可能与我喜欢运动有关系。说到教学方式，在1997年，我带了一届推拿学的大专，我亲自带学生练了一年的功法，当时在三元里校区，六点叫学生起床练功法，现在在大学城校区没有做过这些。当时是在课余时间带学生练功法，没有课酬，没有记录工作量，什么都没有。现在那些学生中有一些成才的，也有一些转行的，大概有二十个学生做推拿，其他的学生做别的。个人认为，练习功法还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是基本功。
记者：那么老师您在学习针灸推拿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感悟吗？
彭教授：还是要吃苦。学针灸推拿，功法还是第一步的，要砌高楼大厦，先要打桩，要从地下开始。所以要练习功法，像易筋经，少林内功，还有其他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都与功法有关。现在的中医大家，特别是有名的，做得好的，都是功法很不错的。以前的老主任钟其带学生练功法，都是要学生练到晕倒的，没有学生晕倒，老师不下课，当时对功法的要求很高的。我还是比较欣赏上海的教学模式，三年功法，不像我们这里一个学期就结束了。学功法要扎实。当时我的两个老师都是针灸的老师，他们不主张练功法，但是我的推拿的老师，是上海毕业的，这些老师的基本功都是很好的。不仅要注意功法的基本功，手法的基本功也要重视。学习手法的基本功不能求快，也是要一步一步学扎实。像一指禅，滚法这些手法都是要很多年积累的，也不是一下就能做出力量的。要一个过程。当然手法有很多种，不只是这两种，比如按、点、揉、推，这些都要有基本功的。学习不要着急，慢慢来就好。
记者：彭教授，您从当初一名“学生”转变为一名“医师”和“教授”，您有什么珍贵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吗？您认为，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广中医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彭教授：从学生到医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一个医生要有一定的责任心的。医生要对病人负责，对于他的病症，并发症等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作为医生的职责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老师，因为现在的内容已经讲了几十年了，所以相对还是轻松的。我的体会是终身学习吧，始终要多临床多实践，而且要经常看看基本理论知识，这样在理论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能相互补充。至于我和广中医，如果我出国，我就是代表广中医，因为我已经刻上了广中医的烙印。如果去葡萄牙、智利会给他们介绍，我就是广中医。每次学术交流他们每次请人都不是很多，虽然学校与他们有合约，但有时候就请我一个人去讲，我作为广中医的一个老师，就是代表广中医。
记者：您在学习工作的几十年来，您认为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彭教授：在临床上病人的投诉。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有一个病人打碘水引起过敏。当时说明书上写着不用做过敏试验的，但是常规操作要做一个碘水过敏试验，前面我们做了十几例都没有，但这个病人就刚好对碘水过敏，当时那个病人打过碘水后，脖子、手肿得很厉害，那个病人就有很大意见了，当时不是投诉我，而是投诉主任，因为是主任建议他打碘水的。所以作为医生来讲，操作规范要注意，像普罗卡因要皮试，青霉素要皮试，碘水要皮试，这些都是不能省的，规范化的操作很重要。还有以个糖尿病人拔火罐的事情，有些是学生做的，但是主任是要负责的。有个学生他的视力不好，刚好扎在糖尿病人的身上，糖尿病人扎针一周后背上长了一个痈疽。本来针灸和这个病症的相关性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有些病人认为是针灸上的问题，所以就来投诉你。所以有些时候，这些注意事项一定要和病人交代清楚。
记者：在新闻上我们也看到，国家现在提倡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让针推能推广地更广，甚至走出国门呢？
彭教授：中医走出国门这个问题，其实针灸推拿早就走出国门了，因为针刺麻醉的效果，很多国家都派医生来学，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世界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有针灸，无论是否有华人，就是没有华人，它也有针灸。所以针灸推拿基本走向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承认了有44种疾病可以用针灸来治疗。对于学生，走出国门，不光是英语好，其他的语种也可以，像西班牙语，其他的小语种都可以。最好是要要会中国的功夫，像太极拳等，因为国外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功夫，第二个就是是针灸。至于中医的汤药是有些地区能够接受，其他国家还要慢慢接受。
记者：针推专业属于中医的一部分，对于日前很火的“废除中医”的观点，您怎么看？
彭教授：废除中医，经常有这个风。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就有这个事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但是毛主席坚持不能废除中医，就算当时卫生部长都提出了，要废医存药这个观点，比如说黄连可以治腹泻，但是黄连可以清热燥湿，这个理论不太可靠，中药可以用，但是中医理论要废除。但后来毛爷爷就批示了，“中医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所以毛主席对中医是有贡献的。究竟要不要废除中医，估计以后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看看台湾、香港，过去他们也是反对的，现在不仅是不废除，自己还办了大学的，开始学中医了，把中医合法化了，这是受大陆的影响，因为中医是个很大的市场。中医几千年了，它绝对不是一个骗术，它是有根源的，只不过中医文化，阴阳五行，很难用电脑的东西给出系统的解释。但是，中医实际上是从临床上来的，是从临床的疗效中得来的，这不仅是简单的理论，而是结合很深的临床的应用和反馈来的。中国是四大古国中存留下来，中医也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中医不用质疑。以后可能还有这样的废除中医的风波，因为有些人不懂，虽然还有些人学了中医也有废除中医的观点，因为这种人没有在临床上摸爬滚打，他没有应用，只是停留于理论。其实最后中医和西医会珠联璧合的，人的疾病是一种，只是从认识的角度不同，那么后来自然会走到一起。但是现在科研的手段，还没有到达那一步。科技越发达，对中医的理解会越深刻。这是要一个过程的。

记者：您认为，目前针推还有什么方面是需要改善的呢？您觉得教学中因为种种原因被删除的部分是值得恢复的呢？
彭教授：首先是教学，功法三年制，要打好功法、手法的基础。其次现在虽然也有针推技能大赛，但是有些人喜欢参加比赛，有些不喜欢参加，如何能普及一下，让不喜欢参与的人也参加进去，让覆盖面更广泛一点，比如用一些提高奖励的手段去吸引学生参与。第三，针灸康复学院还是要有自己的基地，针灸康复医学院要有自己真正的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都是一步一步做大的，并没有一开始就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好的设备，都是从小开始做起。那些被删除的部分，首先课时的削减是很不合理的，现在老师少学生多应该加长学时，以前必修课是108学时，现在才80多学时，选修课原来是36学时，现在才28、32学时，这样压缩，说是让学生走向临床，但实际却是让学生底下偷懒放松，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多加一点学时。课时多，老师讲的时间长，学生也好认识老师，多和老师沟通交流，和老师熟悉后会更方便学生的发展，比如能跟着老师出诊，可以多去见习，学习更多临床方面的知识。
记者：彭教授，我们的采访就快要结束了，最后，请问您对广中医学子有什么寄语呢？
彭教授：我知道能进入广中医的学生都是重本以上的学生，广中医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希望学生们可以热爱中医，在有兴趣的基础上学好中医，最后希望广中医越来越好。
记者：我们的采访就此结束了，再次感谢彭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彭教授！
五、采访后记
采访彭教授后，我们三个小记者都很有感触。虽然我们采访是带着“口述校史”寻求校史的目的去的，但是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校史这么简单。去采访一个老教授，我们在他的回忆里看见了他与广中医的故事，听见了他一路成长的心迹旅程。听见老一辈是如何学习的，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生活的，这对于我们这年轻一辈来说，是一种经验，一种引导，抑或是在一个平凡的人生中寻到了一些并不平淡的震撼。
彭教授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对工作生活的热爱，对所爱事物的坚持，待人的和善宽容，还有那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采访当天，我们和彭教授是约定在下班的时候进行采访。但是到了下班时间，病人还是很多，我们一直等待到最后一个病人治疗完成。然而彭教授依旧认真地回答了我们每一个问题。在采访过程中，有病人拿着处方问教授注意事项，彭教授示意暂时停止采访，详细地回答病人的疑问。我们注意到，在整个过程中，彭教授都是面带微笑的。在我们和教授告别后，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彭教授开心地和周围的研究生、实习生们分享饭盒中的食物。
或许，一个人，可以很平凡，但是不能平淡。彭教授说他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医生教授，并没有太多的荣誉和头衔。但是这又如何呢？或许不比别人出名，资历不比别人长久，然而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情，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以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依旧乐在其中。
广中医的校训，“厚德博学，精诚济世”，“口述校史”活动的目的也是让学生通过采访体会广中医精神。然而所谓精神，并不是因为在校时间长，资历长久，而是真正在学校生活中汲取了多少。正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每一个在人们眼中平凡的人，其实也会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那些更多的平凡的广中医人，在那个平凡的岗位，做着平凡的工作，同时，也会默默地，用广中医精神感动着身边的人，继续着平凡却不平淡的人生。

附注：照片5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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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彭旭明教授（前）与学生记者（自左至右）幸伟杰、严景文、罗晶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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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彭教授工作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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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采访场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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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采访场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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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采访场面之三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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